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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承载着很多事情。
湖北宣恩有一条河，叫贡水河，最近特别火，因为河上长

长的龙船，因为飞溅的铁花，因为满城飘香的烤鱼。一条河
取名贡水河，这个“贡”字，多半与当年的皇家有关，贡水河奔
流不息，河上运送的贡茶、贡米、金丝楠木等物品，循着水波
缓缓前行，最终从这条河运达京城。
宣恩贡水河最早的名字叫忠建河，因伍家台贡茶等贡品

经此河漕运进京，这条河后改名叫贡水河。
我是奔着宣恩伍家台贡茶而来，一片绿叶的传奇，从乾

隆年间飘香至今。
无法尽数记录宣恩那漫山遍野的24万亩茶园，我便走向

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茶山。
这里有“伍家台贡茶先祖”的塑像。
这里是中国贡茶第一寨。
这里是宣恩茶香最先飘起的地方。
伍家台贡茶的先祖，便是贡茶首垦者伍昌臣（1757-

1827）。伍昌臣的祖籍是湖南长沙，跟随祖辈迁居宣恩。乾隆
四十年（1775），伍昌臣在忠堡屋脊垦荒时发现野生茶树，经数
年培育制成“味甘汤高、板栗香浓”的茶叶，即便放到次年，其
品质仍能保持色香形味如初。乾隆四十九年（1784），宣恩知
县刘橱遴选出伍家台茶，经过施南知府迁毓等官员逐级进
献，最后送达宫廷。
我想象着那个春日，乾隆皇帝轻啜了一口来自武陵山深

处的茶汤，那时他该是怎样的神情。那“皇恩宠锡”的金字牌
匾，照亮了伍家简陋的茶室，照亮了这片土地往后两百多年
的命运。“甲子翠绿留乙丑，贡茶一杯香满堂。”匾额会褪色，
皇朝会更迭，唯有这一片绿叶的滋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唇
齿间流转。
沿着茶园之间铺设的木栈道拾级而上，走向雾中的伍家

台，走向茶山山腰处的隆恩亭。亭中有一座石碑，一面是乾隆
帝的画像及伍家台贡茶的刻字简介，另一面是乾隆帝的御笔题
字“皇恩宠锡”。很多人看到乾隆帝御笔题写的“皇恩宠锡”四
个字，都会把这个“锡”字误读为“赐”。查找资料，知道“宠锡”
就是“帝王的恩赐”的意思，常用于记载帝王对重臣的封赏，是
帝王的专用词。这是伍家台的荣耀，伍昌臣在伍家台搭起了盛
大的茶台，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和它的茶香声名远播。
宣恩人戏说，还是乾隆帝看得远，当年他御赐说“宠锡”，

说得真准，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宣恩的土地富含硒，含硒的茶

特别受人喜欢。我们都知道“锡”不是“硒”，但是人们喜欢这样
的戏说。
在木栈道向上的台阶上，读到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

这也是一路“新茶”——
茶有韵味，心无界；你用茶，我用心；清雅知心，御叶知人；

廉洁人品磨砺出，壮丽人生干中来；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人之交

醇如茶；品土家贡茶，思人生清廉……

走向茶垄，茶香扑面而来，花香扑面而来，鸟鸣扑面而来。
这是春茶的季节，茶山在云雾里，茶垄依山势起伏，像大地的五
线谱，那些背着竹篓的采茶人，便是这乐谱上跳动的音符。走
过伍家台，那些茶山就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的“桌面”。
伍家台茶山养眼，也养心。
这里的绿是有重量的。新芽的嫩绿压在老叶的墨绿上，今

年的翠绿叠着去年的苍绿。茶树沿着山势铺展，不是整齐的田
垄，而是顺着大地的呼吸起伏，这是向上的脉络。采茶人的身
影在茶垄间若隐若现，他们的动作与山风的节奏合拍，与云雾
的流转同步。
这里的风是可以看见的，这里的风是可以闻到的，这里的

风是可以带走的，风中的茶香从土地深处渗出来，带着泥土的
沉稳、山泉的清冽，在春光中静静流淌。
对一个地方是否印象深刻，我个人通常用两个标准，一是

酒，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
华。一个城市一个村落，没有自己土地上的美酒，城市和村落
似乎就少了点儿豪气。二是茶，茶作为土地上最精神层面的植
物，阳光照过，雨露润过，歌声飘过，没有自己土地上的茶树，这
片土地可能就少了一些灵气和生气，喝着土地上的清茶，那方
土地那方田园那方炊烟就融入心中，永远割舍不去。
伍家台有酒，伍家台酒。伍家台也有茶，伍家台贡茶。
这里是生长贡茶的山，这里也是铺开的景：茶花谷，贡茶广

场，贡茶山，龙洞湖，昌臣故里，浪漫茶海，三泡泉，虎突泉，涌天
香……一个生长茶叶和庄稼的山寨也生长风景。
在茶山的最高处，我遇见了一位正在采茶的土家阿婆。她

的背微驼，手指却灵巧得像在茶尖上跳舞。“采茶要掐这个尖
尖，”她操着浓重的乡音对我说，“像这样，一芽一叶，不能多，也
不能少。”阳光透过茶树的间隙，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阿
婆说她嫁到伍家台六十年了，见证了这片茶园从荒芜到繁盛的
全过程。“这茶树啊，懂人心性的。你善待它，它就用最好的茶
来回报你。”采摘的茶叶在竹篓里静静呼吸，它们即将开始另一

段旅程——从山野到茶碗，从枝头到心头。
阿婆唱起了采茶歌，歌声响起，茶山上采茶的人都跟着唱

起来——
鄂西宣恩有贡茶，

茶叶之宝甲天下。

当年捧茶献天子，

皇恩宠锡传佳话。

如今茶香飘四海，

色香味浓谁不夸。

远方的朋友亲爱的客，

请喝一杯宣恩茶。

她的竹篓里，是渐渐堆积的嫩绿的茶芽，她的脸上，是歌声
激荡而出的笑容。远处，她的孙儿正在新修的七彩茶道上奔
跑，笑声惊起了林间的鸟雀。村庄有很多美丽的茶道：隆恩茶
道，云中茶道，天香茶道，茶马茶道，茶道上是络绎不绝的游客
和采茶人。
午后，我走进山腰处的一户茶农家里。这是一栋三层的小

楼，白墙灰瓦，门前晒着茶叶，院里停着新买的轿车。女主人田
嫂正在院子里拣茶，见我来访，热情地泡上刚炒出的明前茶。“以
前哪敢想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哟，”她一边斟茶一边说，“记得我刚
嫁过来时，家里还是土坯房，下雨天屋里都要打伞。”
她告诉我，自从伍家台发展茶旅融合后，她家不仅翻新了房

子，还开起了农家乐。“春天和秋天采茶季，游客多得接待不过
来。光是卖茶叶，一年就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说这些话时，她的
眼睛里闪着光，那是一种对生活心满意足的光亮。她的丈夫正
在后院调试茶叶揉捻机，机器的嗡鸣声与山间的鸟鸣交织在一
起，奏响了一支乡村振兴的协奏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一方茶养一方人。

在伍家台，在宣恩，我们说茶，我们也是在说人。
傍晚时分，我随村里的老茶师伍万年参观他的手工茶坊。

73岁的伍师傅精神矍铄，炒茶的手依然“稳如磐石”。他的手掌
在滚烫的锅里翻飞，茶叶在掌心与锅底之间涅槃重生。
“炒茶要用心听。”
“听茶叶说话，听火候说话。”
“机器茶固然好，但手工茶有灵气。”
伍师傅边说边在烧热的铁锅里翻炒着茶叶，手法轻巧娴熟，

像在抚慰初生的婴儿。茶香随着他的动作在屋内弥漫，那是混
合着青草和阳光的香气。
“我18岁开始学炒茶，这门手艺养大了三个孩子，供他们上

了大学。”伍师傅不无自豪地说。
如今，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伍家台，用电商平台把

家里的茶叶卖到全国各地。
“以前是我们背着茶叶出山卖，现在是全国各地的订单飞进

来。时代变了，但茶还是那个茶。全村种茶4500多亩，还是不
够卖。这个幸福的时代，我们赶上啦！”
天空是蓝的，茶山是绿的，风是清的，天上星星亮起，茶山上

灯光渐明。茶厂的灯火次第亮起，像大地上长出的星星。现代
生产线的运转声与手工炒茶的沙沙声此起彼伏，共同守护着这
片水土的呼吸。
晚风送来阵阵茶香，我想起白天阿婆说的话：“我们伍家台

人啊，是泡在茶里长大的。”
一方水土，用一片绿叶养活了世世代代；一方人，用一双巧

手将这片绿叶化作天下茶香。

正月十六的夜，是被一盏盏灯点亮的。暮色渐渐浸染
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畔的天空，千年古镇杨柳青，便在一片流
光溢彩中缓缓苏醒。青砖黛瓦的轮廓，被一串串、一簇簇暖
光重新勾勒；静立运河边的年画娃娃，在灯火映照下仿佛真
的要从画中走出来，憨态可掬地迎接着摩肩接踵的游人。
空气里，浮动着糖墩儿的甜香、人群的欢笑，还有一种沉淀
了数百年的、独属于这里的年的味道。
这味道的核心，在杨柳青那一排排古朴典雅的方形灯

笼里。它们高高悬挂，排成整齐的队列，不像别处的花灯那般
争奇斗艳，却自有一种沉静雍容的气度。走近细看，灯上不是
寻常的花鸟图案，而是一幅幅笔法细腻、情节连贯的绢画——
或是《三国演义》里“三英战吕布”的沙场豪情，或是《七侠五
义》中义士们飞檐走壁的江湖传奇。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杨柳青年画灯笼，已在运河畔传承了几百年。旧时，杨柳青每
条街几乎都有小说年画灯笼，周围十几个县的百姓赶来，就为
从这“有看头”的灯下走过。
今夜，人群又如潮水般涌来。男女老少，携家带口，仰着

头，边看边念着画片上的故事，缓缓从灯下穿过。这是杨柳
青传承已久的“遛百病”。人们相信，正月十六这天，从这些
年画灯笼下走过，便能将一年的疾病与晦气“遛”走，祈求新

年安康。光影在无数仰起的笑脸上跳跃，古老的祈福方式，在
温情的现代夜晚，依然保有它朴素而强大的生命力。一个被
父亲扛在肩上的小男孩，指着灯笼上的关羽，奶声奶气地问：
“爸爸，这个红脸的爷爷为什么在灯上？”父亲笑着，一段“千里
走单骑”的故事便随着灯光，流进了孩子清澈的眼眸里。文
化，就这样在一盏灯、一句话间，完成了它最自然的传递。
灯影里传来锣鼓声，东寓法鼓老会起会了。陈会长和

他的老伙计们敲起那套乾隆年间传下的鼓点，镲声清越，鼓
声雄浑。年画灯笼下，人们不约而同让出空地，又舍不得走
远，就围成个圈。鼓点越来越急，像运河解冻时的冰裂声；
忽然又缓下来，潺潺的，如御河春水。
远处传来欢快的笑声。在剪纸传习室里教孩子剪骏马

的老艺人，在年画坊里为孩子们演示勾勒点染技艺的年轻传
承人，那些在文创市集上展示书法、绘画技艺的艺人，他们自
己就是这古镇文脉上最鲜活、最坚韧的一盏灯。
如果说年画灯笼诉说着历史的厚度，那么古镇的主会场，

则铺开了一幅科技与艺术交融的现代“立体年画”。以“年画
映新灯舞西青”为主题的第29届灯展，将古镇变成了一个梦幻
的光影剧场。四十余组大型灯组，已不仅仅是静态的观赏
物。《门神新像》灯组，将传统门神的威武神韵与未来科技感相
结合，化身身披光影铠甲、目光如电的巨型机甲，灯光流转间，
古老信仰被赋予了震撼的现代气场。《漕运盛景》灯组，则用动
态的光影和宏大的场景，重现了当年运河上千帆竞发、人声鼎
沸的繁华，让人仿佛听见了过去的漕船破浪之声。
更妙的体验是“人在画中游”。一场名为《寻找白俊英》

的沉浸式体验剧正在街巷间上演。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
是手持线索，从石家大院出发，穿过如意大街，在关帝庙的戏
楼前，成为剧情的一部分。那位传说中的年画才女白俊英的
故事与赶大营的壮阔历史、运河的悠悠文化，乃至天津快板
的诙谐，都被巧妙地编织进这条游览路线里。一位游客感
慨：“只有沉浸其中才明白，正是像白俊英这样一代代年画人
的坚守与创新，才让年画和古镇的故事‘活’到了今天。”
夜渐深，运河水的波光里，摇曳着另一个璀璨的星空。

那提着年画小灯笼的孩子，已在母亲怀中熟睡，梦里或许有
骑赤兔马的将军；那对白发夫妇，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完“遛
百病”的全程；而陈会长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摘
下灯笼，一如迎接它们时的庄重。这些灯笼将被妥善保存，
等待来年再次被点亮。
千年文脉，如同这运河水，从未真正断绝。它从《莲年

有余》的娃娃手中流过来，流过“三千货郎满天山”的“赶大
营”壮举，流过清乾隆皇帝笔下“拂岸青青窣嫩梢”的咏叹，
如今，它流进了3D投影的光晕里，流进了无人机编队的程
序里，更流进了一个个“90后”“00后”守护与创新的热忱
里。元宵的灯火终将熄灭，但被这灯火照亮的脸庞、温暖的
心房、连接起来的情感和被唤醒的文化记忆，却会在古镇的
肌理中长久地沉淀下去，生生不息。
杨柳青，这幅“活”着的年画，正以它古老又青春的姿

态，邀请每一个时代的人，欣然走入画中。
题图摄影：王韡

除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徽章外，天津其他高校数
十年来发行的徽章亦是精彩纷呈，可圈可点。如建校六十多年的天津
财经大学，有人搜集到其校徽和纪念章达五十余种。天津师范大学、天
津医科大学等发行的徽章种类也较多。小小的徽章见证了天津高等教
育不断发展、培养出大量人才的过程。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天津
高校徽章还真实地印证了天津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些重要环节
和细节。
如果您在收藏市场遇到一枚长方形白底红字“中央音乐学院”的铜

质校徽，您千万不要以为它不是天津的徽章而轻易放弃。中央音乐学
院1949年成立于天津，校址即今河东区十一经路天津音乐学院。1958
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迁往北京，曾在天津人民礼堂举行告别音乐演
出。学院留津的一批高水平师生就地组建了河北音乐学院，后更名为
天津音乐学院。由于出现过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况和传承关系，前述20
世纪50年代初期发行的“中央音乐学院”铜质校徽，既是今中央音乐学

院早期徽章，也是今天津音乐学院早
期徽章。

收藏市场还出现过“中央音乐学
院华东分院”白底红字和红底白字的
一对长方形金属校徽，系20世纪50年
代初期发行，该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
学院。此外，尚有当时中央音乐学院
在西北等地分支机构发行的毕业纪念
章。这些徽章上的文字和图案可为新
中国和新天津音乐教育史研究提供可
靠的实物细节。

河北大学徽章也是容易被天津徽
章收藏者忽视的一类重要藏品。河北
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初名天
津工商大学，校址在今天津外国语大
学马场道校区。1923年预科开始招
生，后改设附属中学（今天津市实验中
学前身）。1925年工商大学主楼建成
后正式招生，设工、商两科。1933年因
学校所设院系未达“大学”标准，改名
为天津工商学院。至1948年时已设有

三院十系，升格改称津沽大学。1952年天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津沽大
学工、商学科分别并入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同年9月，以津沽大学师范
学院为基础的天津师范学院成立。1958年，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
年，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学，定名为河北大学。古典文学专家
顾随、历史学家漆侠等，都曾在当时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任教。1970年，
河北大学迁往河北省保定市，在天津马场道设河北大学留守处，原校址
由天津外国语专科学校（今天津外国语大学前身）使用。
河北大学一百余年的历史，除了教育功能外，还包含着工商、师范、学

术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河北大学与天津现存高校天津师范大学、天
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此外，天
津两所著名中学实验中学、新华中学历史上都曾经是河北大学及其前身
高校的附属中学，这也是天津教育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现存一枚1952年发行的“天津师范速成班第二期毕业纪念章”，还

有一枚1953年3月发行的“天津师范学院政治系纪念章”，皆为金属材
质，图案既有书卷又有齿轮、麦穗，体现出时代色彩，反映了天津师范学
院成立初期的真实信息。
我存有两枚图案几乎相同的天津实验中学校庆纪念大铜章，第一

枚是建校65周年时发行的，标有“1930—1995”字样；第二枚是建校77
周年时发行的，标有“1923—2000”字样。调整后的年份，显然是与该校
最初作为天津工商大学附属中学的历史更为吻合。而纪念章上标记的
“工商—津沽—实验”字样，既是对实验中学本
身历史的纪念，也是对校名已经遁入历史数十
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的
一种纪念。

题图为1988年发行的天津音乐学院建校

30周年纪念章。

上小学时，我把电影
也看作“人类进步的阶
梯”。我们在热河路小学上
四五年级时，去滨江道新闻
电影院当了小小义务服务
员。由此，我开始走进五彩
缤纷的电影世界。
上世纪50年代末，天

津有两家新闻电影院，一
个坐落在南市，就叫“南市
新闻”；另一个位于滨江道辽宁路与新华路之间、全市
最热闹的地方，是我心目中正宗的“新闻电影院”。周
边光明、和平、天宫、工人剧场、延安等影院林立，但新
闻电影院以消息迅捷、知识面广而独树一帜。
上午没课的时候，我会和同学们早早来到影院，

跟师傅认真做卫生。有观众了，尤其是灯光初歇的
初始几分钟，我们会打着手电筒帮助迟到者找座位，
往来穿梭。
一会儿满场归于寂静，我们几个小学生服务员就

各自找角落静静观影，汲取知识。
这个影院专门放映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虽不

如故事片琳琅满目、情节曲折，但很像电影版的《十万
个为什么》，满足了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强烈的求知欲。
那一年，时值国庆十周年大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届运动会举行，有两部文献纪录片至今令我难忘。
中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征服了世界之巅珠穆

朗玛峰，小小少年苏连雄记住了三位登顶的英雄：王
富洲、屈银华、贡布。

那时候，每部正片前加映
的《新闻简报》，虽然看不太明
白，却让少年们开阔了眼界。

令我兴味盎然的是科教
片中的体育单集教学片，足球、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
泳、滑冰等，可以反复观看、仔
细揣摩，让我对各项体育运动
的规则、技战术了然于胸，曾自
嘲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

以游泳的蛙泳为例，在新闻电影院学完基本动作，到
游泳池实践，牢记要诀：“划水蹬水分先后，动作迅猛节奏
明。”虽没受过一天正规训练，但泳姿极标准，我的100米蛙
泳成绩1分28秒，达到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平。
诸多进口短片的艺术性也培养了我的艺术素养。
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苏联大型纪录片《莫斯科与莫斯

科人》的内涵，但影片中镜头、色彩及画面浓郁的俄罗斯风
情使我记忆犹新。
匈牙利讽刺短片《魔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科学家

发明了一个谁坐上谁说实话、让人“袒露心扉”的魔椅，结
果市长、市长夫人、官吏、诗人、恶仆等，逐个出丑。
匈牙利儿童片《小狗巴尔包斯》动感十足、欢快烂漫。
《雪人邮递员》等东欧动画片极富想象力，是小朋友的

良师益友。
时间久远，回忆六十多年前的事，难免挂一漏万，但我

要说，在新闻电影院当小小义务服务员那两年，有助于我
自己体育认知、审美情趣的提升，为我将来的体育记者之
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爷爷珍藏着一个旧皮箱，里面存放着一个褪了色的绿
邮袋，边角磨得发亮，上面“乡邮”两个字用白线绣成，虽有
些磨损，却依旧清晰。爷爷说，这邮袋是当年邮政所配发
的，绿得像山间的青松，装过的不只是信件报刊，还有村里
人半辈子的期盼与温情，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念想。
上世纪70年代，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乡邮员。那

时的乡邮路，有翻不完的山梁、跨不完的溪流，三十多里路
全靠双脚丈量。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背着沉甸甸
的绿邮袋，踏着晨露上山，披着暮色归家，风雨无
阻。那抹流动的绿色，成了山路上最显眼的风景，
乡亲们远远望见，就知道是送信的师傅来了。
爷爷的绿邮袋里，总有两样固定的东西：一小

罐红糖和一个针线包。他说山里老人孩子多，红糖
能应急补力气，针线包能帮乡亲们缝补路上磨破的衣
物。有一年深秋，山里下了早霜，爷爷路过核桃湾时，
看见独居的陈奶奶正坐在门槛上发愁。原来陈奶奶
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寄来的过冬棉衣被老鼠咬了好几
个洞，她眼睛花，根本缝不了。爷爷二话不说，坐在屋檐下，
用针线包给棉衣缝补起来。他的手常年握邮包、攀山路，布
满老茧，却缝得又匀又密。缝完后，他又从绿邮袋里摸出红
糖，冲了一碗热糖水给陈奶奶暖身子。陈奶奶拉着他的手，
眼眶泛红：“大兄弟，你这绿邮袋里，装的都是暖人心的宝贝
啊，比亲儿子还贴心啊。”
从那以后，爷爷的绿邮袋里又多了些“额外”的重量。

陈奶奶的降压药快吃完了，他提前记在小本子上，进城时
顺便买回来；村里孩子要寄成绩单给在外地打工的父母，
他手把手教他们贴邮票、写地址；就连谁家的鸡丢了、猪跑
了，也会托他在沿途打听。乡亲们总说，爷爷的绿邮袋是
“百宝袋”，装着山里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那抹绿色走
到哪儿，哪儿就有安心和暖意。
有一回，暴雨冲毁了山涧的木桥，邮路断了。爷爷站

在岸边，看着湍急的水流犯愁。村里的年轻人说要等水退
了再走，可爷爷记得，王大爷的儿子寄来了救命的汇款单，
张婶的女儿寄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都是乡亲们盼星
星盼月亮等着的东西。他咬咬牙，找了根粗壮的树干当独
木桥，小心翼翼地挪了过去。走到河中央时，脚下一滑，爷
爷摔在水里，他把绿邮袋紧紧护在怀里，生怕里面的信件
被浸湿。上岸后，他不顾浑身湿透，先解开邮袋绳子检查，

见用塑料袋包着的信件裹得严实，完好无损，才松了一口气，
拧了拧衣裤的水，继续赶路。那天，当他浑身泥泞、披着湿衣
把汇款单和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亲们手上时，张婶拉着他的手，
连声道谢：“您这绿邮袋里，装的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
爷爷的绿邮袋里，也藏着孩子们的希望。那时山里的

学校条件简陋，图书少得可怜。爷爷每次进城送信，都会去
书店搜罗一些旧书和画册，放进绿邮袋里带回山村。他把这
些书分给学校的孩子们，看着他们围坐在一起，如饥似渴阅读
的样子，爷爷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有个叫小石头的男孩，父母
离异后跟着奶奶生活，性格孤僻。爷爷发现他特别喜欢看书，
就经常给他带故事书，还在书页上写下“好好学习，走出大山
看世界”这样鼓励的话。久而久之，小石头变得开朗起来，学
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后来小石头考上了师范大学，成为村里
第一个大学生。他临走前，特意跑到爷爷家，恭恭敬敬地鞠了

一躬：“爷爷，没有您绿邮袋里的那些书，就没有我的今天。您
的绿邮袋，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光。”
岁月流转，爷爷的背渐渐驼了，脚步也变得蹒跚。随着

乡村公路修通，快递车开进了山村，智能手机普及，人们渐
渐不再依赖书信联系。爷爷退休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
陈奶奶给他缝了双新布鞋，鞋底纳得厚实，说：“以后不用再
走山路了，穿这鞋舒服。”王大爷拎来了一篮自家种的核桃，

硬塞进爷爷怀里；小石头寄来了一幅亲手画的画，画
里是一个背着绿邮袋的老人，行走在洒满阳光的山
间小路上，那抹绿色格外鲜亮。

如今，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却总爱坐在门口，
望着当年走乡邮路的方向。他常说，现在的日子越
来越好，交通方便了，通讯发达了，绿邮袋换成了快
递车，但那份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不能丢。

去年秋天，小石头带着妻儿回村探亲，特意来
看望爷爷。现在村里建了文化书屋，孩子们有读不
完的书；村里还有了电商，乡亲们种的土特产通过网

络卖到了全国各地。他拉着爷爷的手说：“爷爷，您当年的
绿邮袋，现在换成了电商包裹，您传递的爱心和温暖，一直
都在延续。”
爷爷笑着从旧皮箱里拿出那个绿邮袋，轻轻拂去上面的

灰尘，递给小石头：“这邮袋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把这份暖一
直传下去。”夕阳下，绿邮袋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又恢复了往
日的鲜亮，就像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永远不会褪色。

笑声灯影里的
杨柳青

杨柳

徽
章
上
的
天
津
文
化
（
十
二
）

桃
李
芬
芳
化
雨
中

罗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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